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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发
展史上的浓重一笔，46 年前，中
国农业大学的教师们在燕赵大
地上谱写的改土治碱的故事，日
前以一种亲切走心的形式呈现
在世人眼前。中国农业大学的
校训是“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
之英才”。纪录片《田野上的大
学》向观众传达的信息是，大学
的精神与影响一定是在热土上
传承，才能生生不息。

金秋十月，站在河北省曲周
县的田间地头，眼前麦浪翻滚，
谁也想象不到 46 年前这里荒凉
贫瘠的样子。那时的曲周，盐碱
成灾，是出了名的“盐碱窝”。“庄
稼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清晰可
数”“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
只听耧声响，不见粮归仓”。更
可怕的是，曲周的状况也是整个
黄淮海平原的缩影。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同道任
总导演的纪录片《田野上的大
学》从青年一代科技工作者的故
事切入，讲述了中国农业大学三
代科技工作者在河北省曲周县

“改土治碱”、普及“科技小院”的
故事。46 年前，中国农业大学
（原北京农业大学）的几位老师，
背着铺盖卷，从北京来到曲周，
打响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土治
碱”战役，开辟了一段用科技改
变农民生产生活的历史，也铸就
了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与曲周县
群众长达46年的深情厚谊。

实事求是地说，这部纪录片
的故事不容易讲好。关于农村、
关于科技，都不是时下最流行的
话题。对于中国农大师生来说，
这段故事也不新鲜，“改土治碱”
是中国农业大学科研史上的一
道丰碑，在每一个农大人、曲周
人心中已镌刻至深。“科技小院”
是农大在新时代竖起的一块金
字招牌，这几年的相关报道也频
见报端。难得的是，张同道带领
摄制团队扎根曲周，历时14个月
拍摄，运用灵巧的结构、扣人心
弦的解说词、鲜活的纪实场景和
严谨的治学精神，将“改土治碱”
和“科技小院”的故事娓娓道来，
令人兴趣盎然。

怎样才能为年轻人讲好科学
家的故事，是对传媒工作者提出
的不小挑战。今天的银幕上不
缺少年轻的面孔，缺少的是在田
间地头忙碌着，在大棚里葡萄架
下做科研的年轻身影。

影片以清新的开场引出了厚
重的历史。纪录片从中国农大
资源与环境学院植物营养系硕
士研究生王晓奕同学的故事入
手，开场便展现出“小清新”的电
影风格——一场正在举行的论文
答辩会。接着是作为新时代青
年学子的代表，24岁的城市姑娘
王晓奕跳着舞出场。她说，“我
努力学习，从小城市考到大城
市，读研究生，然后到农村种葡
萄。”王晓奕和前衙村“科技小
院”的“院长”杨燕玲师姐正在开
展科技普及和科技研究。从防
治黑痘病、蔓割病、褐斑病，到科
学浇水、科学施肥，技术细节覆
盖葡萄种植全生育周期，每一个
科技环节她都能驾轻就熟，向观
众展现了新时代年轻科学工作
者的风采。从“科技小院”到“改
土治碱”，从王晓奕到石元春，从
青春到白发，故事就这样逐渐走
向历史的深处。

采访对象在不同的地点共同
回忆那段历史。当年村里的大
队长赵文老先生在曲周自己家
的院落里，与北京的石院士在不
同时空完成了共同的回忆。赵
老先生说：“光着脚，挽着裤腿，
拖着鞋，背着行李，农大的老师
进了村。几千亩的盐碱地，谁都
弄 不 好 ，农 大 老 师 来 了 ，治 好
了。”那时候，张庄三千多亩田

地，养不活四百口人，因为一半
以上是盐碱荒地，老百姓只得靠
淋小盐为生。方案定下来了，村
民却迟迟不动工，原来，治碱队
来了几茬，到处乱挖坑，然后走
人。所以，村支书赵俄支支吾吾
问，“你们能在这儿待多久？”石
元春说，“治不好盐碱地，我们就
不走了。”后来赵俄说，我等的就
是这句话。

开 工 了 ，第 二 年 亩 产 400
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麦子长出来了，乡亲们都信
了。

影片解说词扣人心弦。“为什
么科技小院建在曲周？这源于
46 年前的一次偶遇。”这句解说
词巧妙地引出本片最厚重的历
史。缘起于 1973 年河北曲周盐
碱地治理的“黄淮海平原中低产
地区综合治理的研究与开发”项
目获得 1993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
奖特等奖，被誉为农业科技的

“两弹一星”。两院院士石元春
教授领衔主持了这一场伟大的
科学实践。

当 88 岁高龄的石元春院士
端坐在镜头前，回忆46年前临危
受命的那个电话时，老旧得像黑
白照片的“过去”就这样清晰准
确地铺陈在观众眼前。此刻的
观众完全被纪录片展现的一种
真实的历史感击中。眼前，这位
立下赫赫功勋的老人平静安详
地讲着过去。躬耕一生，无憾无
悔！窗外，湛蓝的天空中漂浮着
大朵大朵棉花糖似的白云，那是
宫崎骏作品中标签式的蓝天，清
澈宁静。

在这部影片中，张同道将知
识分子的担当与奉献，呈现于对

历史事实的冷静表达之中。例
如，解说词中写道：1973 年中国
粮食产量为 26494 万吨，人均粮
食 297 公斤。为了提高粮食产
量，周恩来总理多次召开农业会
议，治理黄河、淮河、海河一带五
千万亩盐碱地，成为国家战略，
迫在眉睫。

影片细节戳中泪点。纪录片
播放时，在观众中获得良好的反
响，在中国农业大学师生里引发
热议，导演对细节的刻画戳中泪
点。当辛德惠院士的女儿讲述
与父亲一起燃放烟花时的欢乐，
以及未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时
的痛惜时，直击观众泪窝。解说
词写道：“在女儿的记忆中，春节
的烟花承载着对父亲最美好的
回忆。辛德惠离开家人独自在
曲周工作27年，最终被沉重的工
作拖垮了，永远地倒在了出差的
路上，时年69岁。”

在《田野上的大学》里，有一
张石元春院士与辛德惠院士在
曲 周 试 验 站 旧 居 前 打 伞 的 合
影。导演别出心裁地为这张照
片增加了雨丝飘飞的视觉特效，
雨声淅淅沥沥地响起。这处神
来之笔，令观众恍惚：仿佛辛先
生没有走，而石院士也还正当
年。

曲周试验区的盐碱治理成
果，从张庄的 400 亩扩展到曲周
县的23万亩，最后推广到整个黄
淮海项目中，建立了 12 个试验
区。黄淮海的粮食供给，从原来
每年调入 50 亿公斤，到 1983 年
开始粮食调出 25 亿公斤，1984
年增加到了调出60亿公斤，从根
本上扭转了长期靠国家救济的
局面。此后20年，“黄淮海效应”
逐步扩展：影响到全国 1911 个
县，涉及31个省区市、5亿多人。

“老一代人的主要任务是改
土治碱，而我们这代人的任务是
实现高产高效和绿色可持续发
展。”作为这个项目的第二代领
军人物，中国农大教授张福锁院
士于2003年来到曲周，继续传承
着中国农业大学“解民生之多
艰”的使命。

纪录片不仅仅是记录，更是
一种发掘。在这部作品中，湛蓝
天空、欣欣向荣的向日葵，呼应
老科学家内心的清澈与晚年的
平静。影片中还有贝多芬《第九
交响曲》震撼心灵的合唱以及印
度诗人泰戈尔口中“送给这个世
纪的礼物”。

1924 年，泰戈尔在访问清华
时的演讲中说道：“你们有什么
是可以从自己的民族里拿出来，
送给这个世纪的礼物？你必须
要回答这个问题，你要知道自己
的内心，知道自己的文化，你们
史册里最永久的是什么。”

烈日当空，戴着草帽的年轻
人在田间行进、记录、攀谈。对
他们而言，村庄的名字如同化学
符号般熟稔于胸：王庄、白寨、张
庄、范李庄、甜水庄、相公庄、司
寨、后老营。在曲周这片土地
上，今天依然还有一群现代农
人：他们是院士、教授、研究生，
他们的工作地点更多是在果园、
庄稼地、农家，他们奔波在乡间
小路上，取土、施肥、除草、打药、
剪枝……又不同于这里土生土长
的农人，观察、测量、培训、讲课、
答疑、研究、开现场会议、为国际
友人讲解，这里发生的故事发表
在《科学》《自然》等国际权威杂
志上。

老中青三代科技工作者各自
躬耕于自己的领域，抵御住世俗
的狂躁，专注于跟从内心。农业
稳则天下安，中国农业大学是以
新中国温饱富庶之梦为己任的
大学，是田野上的大学。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资源
与环境学院教师）

对戏曲的理解与研究，可以从剧本
到舞台，再到剧场分别或逐步深入，在
这一过程中，能否充分吸纳、整合丰富
多样的戏曲种类、形态，关乎理论建构
的宽度、厚度、深度及温度。20世纪以
来，对剧种的分类研究越来越多，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剧种研究更为系
统、深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八九十
年代、21世纪以来的各个阶段，均产生
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原文化部在2015
年至2017年间对全国地方戏曲剧种进
行了普查，统计出全国有348个剧种，如
何从总体上把握这些剧种，进行较为系
统深入的研究，如何通过剧种研究促进
中国戏曲的理解和发展，是一项颇具挑
战性的学术工作。

中国戏曲过去多以腔调、班社、地域
对戏曲种类、形态做分别，20世纪以来，

“剧种”观念和意识越来越鲜明，并且逐
渐形成地方剧种（地方剧、地方戏曲、地
方戏）、声腔剧种等概念和用法。就“地
方”剧种来说，20世纪以来的剧种研究
对“地方”、地域的关注不同于此前，“地
方”往往是与“全国”联系在一起的，“地
方”被更为紧密地整合到了“全国”的观
念之内。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对
中国戏曲是否有地方特性、地方差异，
学者们曾提出过不同看法。如焦菊隐先
生认为，“从表面上，我们中国剧分为若
干地方戏。实则一经仔细研究，就可以
知道，严格讲来，地方戏剧并不存在”；
马彦祥先生则认为，“我们研究旧剧，只
有从各种比较原始的地方剧入手，予以
比较分析，才能看出其发展的过程、演
变的痕迹。如果以皮黄剧为唯一对象，
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坐井观天，不但所
见不广，而且有许多问题是绝无从解释
说明的”。不论是否承认差异，双方实
则共享了潜在的民族国家共同体观念这
一前提。不论路径如何，对“部分”（地
方剧种）的关注，凸显的是“整体”意识
（中国戏曲）。

20世纪 50年代以来，“剧种”一词
得到了广泛使用，剧种观念深入人心，
在全国一盘棋的统筹和规划之下，地方
戏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整理和深入
研究，无论是剧种资料集的搜集，剧种
史、剧种论的撰写，还是剧种研究方法、

剧种学的理论自觉，都获得了相当大的
推进。如何将地方戏曲更有机地整合到
中国戏曲这一艺术文化共同体中，理论
和实践都有丰富的经验，应该积极继
承，也应充分反思。譬如，剧种研究越
来越“地方”化，视野已触及镇、村这些
最“地方”的领域（村级戏曲志、史，村落
戏曲个案研究），但大量研究的方法复
制化、“地方”的均质化，使“地方”研究
的活力减弱了，缺少真正多样的地方戏
曲剧种研究的支撑，中国戏曲的整体性
研究也会变得单调稀薄，失却了通过深
耕地方，促成一个作为有机统一体的中
国戏曲的建设本意。当下所谓的“历史
学转向”值得戏曲研究关注，如何充分
吸收相关成果，把每一个地方戏曲剧种
的完整性描述出来，值得尝试。应从有
生命活力的“地方”再出发，扎实建设戏
曲有机体的微观世界。说到底，戏曲重
要的不是“地方”特色，而是艺术和文化
的“特色”。

中国戏曲固有丰富的种类，但这些
种类彼此交融，领域、结构、层次、系统
十分复杂，不易分类和把握。从声腔剧
种的角度，学界对剧种已做了深入研
究，如从昆腔、高腔、梆子、皮黄等腔系
对剧种进行了较为明确的分类和划界，
但仍有许多剧种的声腔归属众说不一，
还有一些剧种的腔调有待考索（武俊达
《戏曲音乐概论》、路应昆《戏曲声腔研
究70年》等）。此外，体制分疏（杂剧、传
奇等）、人偶分化（皮影戏、木偶戏各形
态）、民族分别（藏族藏戏、门巴族门巴
戏、侗族侗戏等）、地域分归（秦腔、晋剧
等）都是很重要的剧种分类方式，都对
逐个和集群式地研究戏曲剧种有重要价
值。追求“科学”分类，从某些本质（基
本）要素将剧种区分整齐、各得其所，自
然是我们在学术上不懈的追求，便于我
们面对剧种的混融、重组等变动情形
时，有一种基本的把握。不过，许多剧
种形态是非典型的，存在着不少中间形
态的戏剧样式，未必可以把所有的种
类、形态都分“干净”。中间形态、杂交
品种、不成“样子”，反而有可能是戏曲
有机体内部运动的活力所在。

上述分类中艺术要素的分类固然很
重要，但“非艺术”角度对种类的确定与

影响也不应忽视。对剧种的命名和认定
往往出自外部，如“评剧”“豫剧”“晋剧”

“川剧”的命名，这些命名影响了剧种的
自我认同，自然是值得重视的。此外，
某一人（族）群对其认同的戏剧的命名
多因不具备识别性不被重视（《中国戏
曲志》的剧种词条中常标明多个别名，
呈现为视角各异的命名和理解，其中也
包括某一族群、当地人的自我认定），应
该在研究中得到更多的考量。两个在剧
目、音乐、表演上没有什么区分的剧种，
因为当地人的认同需要，被区分为两个
剧种，不宜径自等同于分类不“科学”
（刘文峰《关于建立认定剧种标准的意
见和建议》、安葵《关于剧种的认定和划
分》）。与族群认同相关的剧种民俗、展
演方式、场所、场域等因素，也应在总结
剧种（艺术）特色、认定剧种类型时充分
考虑，如祭祀演剧时敬神的戏，在某些
地方用大戏，而在另一些地方则用小
戏，当甘肃一带的农民共同体以“小戏”
敬神时，“小戏”就是这个族群的“大戏”
（王萍《西北民间小戏与祭祀仪式研
究》）。20世纪以来，历史研究中越来越
没有了“人”，大历史纵横，小历史隐没，
张庚先生在总结《中国戏曲志》编纂原
则时，提出“实事求是，合情合理，顺人
心之公道，合中央之政策”，“合情合理，
顺人心之公道”一语中有独到的判断和
提示。某些在科学分类不能穷尽的地
方，恰恰是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的生命

“艺术”。
此外，当代的剧种演变宜将之“历史

化”。剧种研究固应进行历史考证，也宜
进行现状把握，对剧种话语的演变、艺术
形态的变化进行动态观察。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剧种有很多变化，有些多声腔剧
种在当代发展中可能有了比重上的差
别，甚至只能演出一两种声腔（如上党梆
子“昆、梆、罗、卷、簧”中“罗、卷”的消
失）；有些剧种被分省命名（如拉魂腔分
为柳琴戏、泗州戏、淮海戏等），分途发展
中渐有区别；新中国成立后某些新兴剧
种有些逐渐消失，有些却稳定地存活下
来（如客家山歌剧在文化主体性上的自
主能力），这些走向都是值得关注的。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
所副研究员）

在刚刚落幕的2019江苏省紫金文
化艺术节上，一台由中国东方歌舞团创
演的大型民族舞剧《兰花花》，给江苏观
众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凄美的爱情故
事、浓郁的陕北风情、如梦如诗的舞台
呈现，让人们流连忘返。此前，兰花花
的故事曾被演绎成不同的舞剧版本，但
中国东方歌舞团推出的这个版本，可谓
精致地道，仿佛是一幅陕北高原的风情
画，舞、歌、剧浑然一体。

这部剧故事讲述喜闻乐见。兰花
花的悲情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
该舞剧采用中国老百姓能够看得懂的
表现形式，即：由故事主人公之一的杨
五娃作为讲述人，用倒叙的形式，通过

“相恋”“美梦”“闹婚”“殒命”四场戏，
加上序曲、尾声，将兰花花的爱情悲剧
始末，一一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正如鲁
迅先生所言：“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
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同时，老年杨五
娃还不时穿越到当年的故事情境中去，
造成时空交错、亦真亦幻、物是人非的
艺术效果。

这部剧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故事
开始于兰花花与杨五娃两情相悦、情深
意笃，眼看要成其好事，偏遇周老财教
唆媒婆横刀夺爱，强嫁给周老财的幼年
儿子。谁曾想剧情发生突变，周老财之
子在婚礼上意外死亡，兰花花与杨五娃
重燃幸福希望。紧接着周老财又施出
毒计，用冥婚让兰花花再陷绝境。由于
媒婆担心鬼魂附体，良心发现，放出兰
花花与杨五娃团圆。眼看逃出“狼窝”
的两人要重新花好月圆，兰花花却误食
有毒的白面馍馍，而命丧黄河边。悬念
一个接着一个，极强的戏剧性扣人
心弦。

这部剧舞蹈语汇土洋结合。舞剧
的成功，首先是舞蹈的成功。兰花花的
故事诞生在陕北高原，浓郁的地域风情
养育了这里的男女老少和山川魂灵。
舞剧中的群舞部分，大量采用了当地中
国传统的民族民间舞蹈语汇并汲取陕
北剪纸、皮影戏等人物造型。比如：羊
皮扇鼓舞雄浑热烈、腰鼓大秧歌奔放洒
脱、红绸舞喜气逼人、婆姨群舞夸张有

趣、板凳舞灵活幽默、鬼舞阴森恐怖、羊
舞乖巧可爱等等，营造出中国故事和西
部高原丰富多彩的人文背景。单人舞、
双人舞部分，男女主角个性张扬、收放
自如、配合默契。该剧坚持多元一体的
特性，在展现本土特色的同时，吸收了
芭蕾舞、现代舞的一些元素，以适应人
物塑造需要和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

这部剧人物塑造有创新，不脸谱
化。媒婆在一些反映旧社会题材的戏
里，往往是见利忘义、助纣为虐、一坏到
底的人物形象。而在这部剧里，却刻画
得比较丰满。一方面，她见钱眼开，是
拆散兰花花与杨五娃美好爱情的主要
帮凶；另一方面，她在戏的后半部分，面
对周老财冥婚的毒计，又自感罪孽深
重，加上中国民间因果报应造成的心理
压力，迫使她放出深陷磨难之中的兰花
花，以求赎罪。这让笔者不禁想起《水
浒传》里那个帮助西门庆草验被毒死的
武大郎，又悄悄地留下罪证的何九叔。
再就是舞剧《兰花花》对贫穷愚昧的村
民大众的细致刻画，可谓入木三分。他
们既是迎春社火的欢舞者，对兰杨爱情
羡慕又憧憬，又是爱情悲剧冷漠的旁观
者和残忍旧俗麻木的维护者。

这部剧故事具有意境的想象之美
和诗化之美。尽管兰花花的故事有真
实的原型，属于现实主义题材，但要搬
上声光电的大舞台，必须要经过编导人
员的精心构思、几度创作，不能缺少浪
漫主义这一“艺术女神”的点睛之笔。
该剧编剧夏征宇告诉笔者：“兰花花是
一种花，一种平凡朴素而又淡雅无名的
小兰花；兰花花也是一首歌，一首凄美
动人而又震撼心灵的民歌；兰花花又是
一个人，一个美丽善良而又坚强勇敢的
女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人、花、
歌、舞多体合一的创作理念，大型民族
舞剧《兰花花》才显得格外美丽动人。
该剧还运用蒙太奇的艺术思维与写意
的艺术形式，营造出分割演区的具体情
境，让故事和表演更有层次感和立体
效果。

同时，多段原汁原味的信天游吟唱
在每场戏中的穿插反复，揭示出男女

主人公复杂细腻的内心世界。民歌
《兰花花》作为音乐主题反复出现，渲
染了兰杨爱情的悲剧色彩和多舛基
调。那个作为道具在观众视线里忽大
忽小的陕北剪纸，象征着陕北姑娘的
心灵手巧和惹人怜爱；那个飘来飘去、
不断出现的“红盖头”，象征着兰花花
驾驭不了的个人命运，它一会儿藏在
杨五娃的怀里，一会儿变到兰花花的
头上，一会儿又落入周老财儿子的手
里，最后又从杨五娃的手里盖在兰花
花的头上，意味着兰花花香消玉殒。
又比如第二场是杨五娃羊群里“做梦
娶媳妇”，既符合劳苦大众对美好生活
的憧憬和向往，又强化了舞剧即诗剧
的艺术之美。其中的人羊共舞，寓意
着人与羊之间的善良互通和美好向
往，还为杨五娃这个穷人爱情很难实
现，“狼”即将来了埋下了伏笔。

当然，该剧也存在可以商榷之处。
比如演员背后的大屏幕，剧前剧后出现
的字幕，对舞剧的主题有提示和引导作
用，却又束缚了观众们的想象力和思考
判断力。因为在每一个观众心里，都有
一个自己理解的“兰花花”。又如第二
场“美梦”中，有一段杨五娃与兰花花因
媒婆上门引起误解，由于兰花花的真心
和执着，冰释前嫌，舞蹈跳得比较拘谨，
其实可以表现得更加有趣一些。如果
杨五娃除了英俊纯朴之外，再加上点

“撩妹”的技能，更能证明兰花花没有爱
错人。再比如在服装设计上，杨五娃与
其他青年农民打扮上没有明显的差别，
不如兰花花的服饰来得醒目。

“六月的日头腊月的风，老祖宗留
下个人爱人……”虽然兰花花是一曲爱
情的悲歌，但她不畏权势、不计代价，为
了爱情飞蛾扑火般的执着坚定，至今令
观众感动。探寻大型民族舞剧《兰花
花》的当代意义，笔者以为正如陕北民
歌里唱出的那句：“老祖宗留下个人爱
人”，而不是人恨人、人欺人、人骗人。
怎样使人活得更有人样，更有人味，更
有尊严，更有自由，更充满安全感和幸
福感，是当下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们应该
思考的问题。

从剧种地方特色出发
构建戏曲有机统一体

□ 王学锋

从剧种地方特色出发
构建戏曲有机统一体

□ 王学锋

老祖宗留下个人爱人
——大型民族舞剧《兰花花》观后

□ 朱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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